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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eradication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of some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nd analyze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privation and its socio-economic roots. The 
unbalances and inadequac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resulted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and inter-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set of systematic 
solution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eloping education, 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traffic network,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di-
stribution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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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除贫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本文结合对我国东北地区部分村庄的调查结果，分析了我国

农村普遍存在的相对贫困状况，剖析了农民普遍呈现出的剥夺感文化心理及其社会经济根源。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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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平衡与不充分性，造成了相对贫困和剥夺感的自我强化与代际传递。从农村相对贫困与剥夺感的

传导路径出发，笔者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户籍制度，

完善交通网络，重视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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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现象，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反贫困的途径和方法。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贫困问题，在扶贫攻坚工作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先后有 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目前，城乡和各社会群体间的沟壑并没有缩小，财富、资源和机会上的不平等问题受到持续

关注。 
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相似，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也经历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

变[1]。一般人把贫困理解成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困难，而相对贫困不仅关注“人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

源”，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生理多个维度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贫困是一种价

值判断”，一个人关于贫困的感受与其预期及其对公平的看法密切相关[2]。不同于绝对贫困对于客观标

准的依赖，相对贫困主要源自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即物质、资源、机会和权利上的不平等。两方面特征

相互交织，决定了相对贫困必然以复杂的形态存在于广大乡村。 
与相对贫困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个体在进行社会比

较的过程中，会产生对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认知，以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消极感受。“相对剥夺感”一

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 Stouffer (1949)提出，它是指在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感知到本人及其所在的团

体处于劣势和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不良情绪。Walker 和 Smith (2002）的研究表明[3]，这种感受与人

们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联系，当人们发现自身利益的增加速率与参照群体相比有所减少时，就

会产生被剥夺的主观感受。相对剥夺感是人们主观上的心理感受，是个人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自

己过去的经历或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后而产生的不公平感[4]。学者们普遍认为，绝对贫困终将走向消亡，

相对贫困以及它所引致的剥夺感却必将长久、顽固地存在着。摆脱贫困的过程注定伴随着人与人之间不

平等的扩大——这“不平等”中还掺杂了一部分“不公平”的因素。 
在对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部分村庄的调研(中国人民大学“千人百村”调研计划)活动中，笔者发现

了两个悖论：第一，从整体看来，收不抵支、拮据度日、负债累累的现象固然存在，但至少没有人在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存线上挣扎。尽管如此，人们对当前的生活水平却感到不满意。第二，从农户个

体看来，那些生活条件最好的人家仍然自我报告出很强的剥夺感。如果 Walker 和 Smith 的经典理论可以

解释穷人剥夺感的来源，为什么相对富庶的人家同样感受到了贫困和产生剥夺感？笔者继而对村民的贫

困现状做了更为深入的调查，试图找出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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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贫困现状与相对剥夺感的调查 

肇州县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南部，松花江以北，在大庆市的东南方，处于松嫩平原的腹地的东平西岗，

土质贫瘠，气候干旱，是粮食低产区。笔者在暑期调研活动中，先后走访了 50 户多户人家，就村民的收

入、土地、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展开了入户调查，并就村子的整体建设和贫困情况与村委会进行了深

入访谈。 
在调查中，笔者感到，虽然村里的生活并不像城里那般安全、舒适和体面，但也远远未到“穷困潦

倒”的地步。通过“过去一年中个人和家庭的总收入”、“衣食住行基本消费支出所占比例”等数据，

笔者判断，极少有村民处于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绝对贫困线之下。村民们的房屋多为混砖结构，屋内家具、

电器齐备，没有人衣不蔽体或食不果腹。据乡政府的陪同人员介绍，村民的日子确实“还算好过”“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 
笔者通过问卷收集了农户对于当前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对于“在您看来，您家生活水平在

本村属于哪一等级”的问题，村民们的回答集中于中等或中下等——即使该户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它

家庭。笔者判断，该地农村属于典型的“相对贫困村”。在村民的叙述中，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剥夺感”，

即认为自己过得次于他人、不及应然状态，并为此感到不公和无奈。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两点引人深思的现象。第一，村民对生活的不满意除了涉及经济上的收

不抵支、入不敷出以外，还关乎难以被满足的更高层级的需求。显而易见，村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

和心理多个维度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关照。比如老年人因为缺少娱乐消遣而感到孤独寂寞；年轻人面临

着“走出去”“留下来”的两难选择，心怀“实现人生价值的迷茫”；由于不能为农产品找到“更好的

销售渠道和归宿”，村民们表达出对当地产业发展的担忧。第二，人们在评价自己生活水平的时候，善

于进行社会比较、关注贫富差距，而不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问他人瓦上霜”。“邻居种香瓜，咱家产

玉米。临村盖瓦房，我独住土屋。”被调查者在言语中表达出来的对于物质、资源、机会和权利等方面的

不平等感，无疑是相对剥夺心理的鲜明体现。 
为什么几乎每位村民都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解释整个村庄呈现出的焦虑情绪？笔者认

为，村民们所表现出的一部分剥夺感， 可能来自于当地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性，而这与我国目前所处

发展阶段的特点是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伴随着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所

呈现出来的深刻变化，更高一级的生活条件需求、对社会公平价值的需求、对精神充实与文化自信的需

求油然而生，这些都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所不曾奢望的。在大多数家庭摆脱了“揭不开锅”“吃过上顿没

下顿”的窘迫局面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基础性的温饱问题，转而期待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当谈起对未

来的向往时，如许多家庭相信拥有彩色电视、私家轿车和太阳能热水器就是美好生活的具象表达。养老

保障会不会更好，子女将来有没有能力过上小康生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现状到预期，人们开始呼唤“安全感”的存在：不仅知道当前衣食无忧，而且期待将来会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这时，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人们害怕的不再是贫穷感，而是

剥夺感；人们所感知的不只是丰裕程度，还有社会公平——对“价值”的追寻，在人们心里变得重要了。 

3. 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生活水平较低但呈现“年年向好”趋势的家庭，他们相信“祖祖辈辈踏踏

实实的奋斗终会给家族带来富足”；相反，那些生活水平中等却“几十年来进步寥寥”的家庭，更多地

表现出一种安于现状的情绪，他们“对现实感到无力”“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想过上更好的生

活，可是这一代代地穷过来了，也就相信了人的命由天注定。”通过若干访谈与案例挖掘，笔者认为，

形成永安村居民剥夺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贫困的自我强化机制——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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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代际传递，是指贫困状态与剥夺感心理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复制。物质层面的贫困以及精神层面

的贫困文化和思维模式，行为层面遵循的一套穷人的生活方式等，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辈，从而

使子辈在成年后重复父辈的贫困状态。大量的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的子女比较而言，贫困家庭的子女

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都要相对弱势，而上述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其未来的收入，并使其陷入贫困

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则是环境、制度、文化以及贫困家庭与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既包括子女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社会关系等自致性因素，也包括父辈经济地位及社会关系

等先赋性因素，同时还包括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 
在农村，贫困主要通过三条路径进行代际传递： 
第一，资源封闭与机会固化导致贫困传递。长期以来，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续着祖祖辈辈

流传下来的农耕传统。同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似，习惯于通婚或建立往来关系，机会与资源

很少在不同阶层间流动。其中，教育机会的阶层封闭性极重，只有少数几个文化传统较深厚的家族能够

培养出大学生，普通人家读书基本没有出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效微弱，大多父母干脆直接为孩子

做安排，让他们初中毕业后从事农耕或进入工厂工作。可悲的是，教育仍然是封闭的血脉而非自由的理

念，这造成了阶层之间最大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不同阶层内部最大的“命中注定”。 
第二，社会保障缺失促成人口学意义上的贫困传递。社会保障缺失，财富再分配弱化，由于缺乏一

套社会的兜底机制，只好由家庭扮演最后的安全网，发挥保障内部成员的主要作用。的确，村民们也表

示，他们在经济、社会上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家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那些贫困潦倒者大多兄弟早亡，

无婚无后，伶仃一人，孤苦无援；而有幸走出贫困者，则大多生于一个庞大的家庭，兄弟姐妹相互帮扶，

通过时间(代际)上的收支平滑来渡过难关。相对富裕者将有能力养育更多子孙，从而形成“庞大而有所依

靠”的下一代，使得这种家庭规模影响贫困的现象得以延续。 
第三，贫困感知文化和心理代代相传。贫困在影响贫困者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自我激励与

自我评价，极易形成心理上的贫困。虽已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却自我感觉生活贫困，这是贫困者在长

期的社会比较过程中形成的“习得性无助”，也是贫困在从物质维度蔓延到精神感知维度的体现。在物

质、精神的交互作用与不断强化中，祖祖辈辈自我感知的贫困意识愈加根深蒂固。 
这种贫困代际传递所塑造的剥夺感，不止是个别群体的主观感受，它深深根植于整个宏观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以前，贫困在中国具有一种很强的集体性或地区性，空间的隔离使得贫富

难以形成直接对比，穷人的剥夺感也并不及现在强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个体贫富差

别日益凸现。另外，城乡的制度性分割导致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状

态，农民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其结果必然是这个贫困群体自身的不断复制。 

4. 解决农村贫困和剥夺感问题的对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缓解和消除贫困一直都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着

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减贫，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致的贫富差距正在消解着人们的幸

福感。类似于“马太效应”，贫困可以通过代际传递进行自我强化、繁衍，从而进一步扩大不平等格局。

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结构和过程，无论是挣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们，还是脱离了生存威胁却身陷相对贫困

中的人们，都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通过努力改进生活现状的希望”。 
笔者运用系统分析法，尝试梳理农村贫困与剥夺感的传导路径及其“制度空间”——扶贫政策有机

会加以干涉的方面。首先划定一个乡村系统，该系统的参数由当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技

术条件和社会规范所先验性地决定。来自特定家庭环境的农民个体带着若干个人特征、知识技能和资源

禀赋进入系统。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每个人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和做出选择；机会始终是不平等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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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会不平等既源于主观能动因素(如个体发现、争取和把握机会的意识、能力)，又关乎社会结构因素(如
机会自发选择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家庭，即不平等的自我强化)；时势和运气也或多或少发挥作用。三者

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生活状态与经济结果，包括物质资本(收入、财富和消费)、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文

化资本(贫困感知、剥夺心理)等。祖辈的经济结果又通过代际传递延续到子辈，成为新一代个体进入该系

统时的资源禀赋，如此循环往复，构成农村贫困的自我繁衍机制(如图 1)。全部个体的经济结果在多个维

度上呈现较低水平，即“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在分布上呈现较大异质性，即“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

等”，作为通常与贫困相伴相生的现象，不平等是产生农民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模式

在时间上相当稳定，即“相对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现象”。 
 

 
Figure 1. Rural relative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conduction path and policy intervention space 
图 1. 农村相对贫困与剥夺感传导路径及政策干预空间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分别干涉该系统的特征(参数)、起点(输入)、过程(转化)和结果(输出)，

如图 1 中的斜体文字部分所示。基于此，笔者进而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在系统参数方面，改善产业结构，投资基础设施，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为农户脱贫提供适

宜的经济环境。经济基础的改进是重中之重，农村应结合当地气候、土壤、地形特点，优化农、林、牧、

渔产品组合，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对于过分依赖种植业的村庄，可因地制宜补充发展加工业和旅游

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其次，在输入环节，通过教育资助、就业培训或惠农补贴改变个体的初始资源禀赋和知识技能，提

升其人力资本价值和生产效率，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和议价能力。重视和完善教育机制，应

从以下方面着手：(1) 优化教育资源在地域间的分配，并可发展民办教育，以缓解公办教育的资源紧张问

题，实现教育普及化、公平化；(2) 对劳动力进行意识层面的改造，有针对性地组织部分农民外出参观考

察，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有效解决人力资本素质低下的问题。(3) 充分认识到互联网 + 教育在扶贫

推进乡风建设和解决贫困思想代际传递方面的重要作用，搭建社会到村民的便捷信息互通平台，以榜样

的力量，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思想的不良影响，拓展脱贫空间。 
再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城镇自由落户，改变由于户籍身份

差异而产生的教育、就业和收入歧视现象；通过交通及网络条件的改善，降低实物运输、信息流动和人

力迁移成本，加强村与村、村与城之间的沟通交互，促进教育、就业机会在不同地域、群体间自由流动，

并提高人们把握机会并将机会转化成经济成果的能力。 
最后，政策可直接干预个体的经济结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如养老、医疗、失业项目，增大社

保覆盖范围和给付水平，提高政策落实程度，可改善底层人民的预算约束、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有利

于医治机会不平等痼疾，阻断相对贫困与剥夺感的代际传递。这样，村民们的子女才有可能向更高的社

会地位流动，从而突破代际传递的贫困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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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举措，可以在贫困传导的起点、过程、结果各个阶段，从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个维

度，改善乡村生活质量，提升农民的整体幸福感。通过创造升学、就业和资源共享的机会，破解贫困陷

阱、贫困代际传递怪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和剥夺感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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